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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礦工在劈、在挖煤礦的時候，總是伴隨著許多吵雜的聲音、塵土
         ，以及許多沒有用的石塊。類似的道理，煤礦大罷工發生後
         ，有些核心議題對於社會來說，具有重大意義，但環繞這些
         議題之周遭，經常也會有許多雜音與塵土，以及足以造成困
         惑的、短期的或惡意的論點，致使這些議題隱諱不顯。千千
         萬萬的礦工當中之絕大部分，已經以其非凡的人文品質，歷
         經集體的磨難，履行了他們對工會的責任。現在，社會主義
         者的責任在肩，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得持續支持礦工，不僅如

此，我們還得澄清核心議題是些什麼，在未來的數十年，我們

得通過社會遊，推進這些議題；未來，英國社會將呈現哪些

光景，將由這些議題所決定。在這場罷工中，界定這些議題的
         四個關鍵詞是：經營管理（managemnet）；經濟（economic）；
         社區、社群（community）；法律與秩序（law-and-order）。以下
         ，我將逐次討論這四個關鍵詞，使之導向總體層次的議題。
         「經營管理的權利」
         在「經營管理階層」片面決定關閉部份礦坑後，工會開始罷
         工。在這裡，我們必須處理的議題，實乃攸關社會主義鴻圖
         大業的核心。早先，有關各種協議與程序的論點，僅屬當下

與立即；早先，人們談論的政治脈絡與風格，固然重要，卻

遠遠望此議題而莫及。這個議題是，勞動者認定他們應該有

權，不僅控制自己的薪資與工作條件，而且也要能夠控制他

們的工作之本質。無庸置疑，這個認定具有絕對的人文內涵。

假使否認這個認定的正當，或僅只是要為其設定成立的條件，

都等於是使將男男女女的整個階級，臣服於他人的意志之下。

我們可以預期，資本家會否認這個認定。他們建立其世界的

基礎，是通過其資本權力，設定雇用的經營管理條件，然後

臣服實質的大多數勞動者。每當有人挑戰這個權力，他們就

滿心憤怒、也滿心鄙視。另一方面，歷經許多世代、奮進於極

121 其困難的實務條件，社會主義者是在朝向一個社會願景前進，

是要讓這個認定的人文內涵能夠開始為人認知，或最後能夠得

到實現的機會。我們自己的勞工運動之主流，選擇了一個特別

的路徑。這就是，我們將主要的產業與服務業國有化，這樣

一來，這些事業代表者，就不是資本家以私人利潤形式展現

的利益，它們將使得國家或公共利益得以具體展現。這似乎

是合理的前進路徑，是替代老舊的、不負責任的資本主義之

方案。
         但是，這個路徑導向何方？這場礦工大罷工說得一清二楚。遠

比其他任何單一事件，它讓我們更能清楚認知，這個路徑與
         其原初的人文認定之內涵，相去還是相當遙遠。了解個中差異的
         關鍵詞，正是相當滑溜的一個字眼：「經營管理」。在所有現代

產業的發展過程，我們都看到了「經理管理」這個詞，這是事

實；它與更早一些的用語「主人」（master）及「雇主」（employer）

之間，存在著混淆的關係，一種堪稱嚴重的混淆，而且有些時
         候，是人們刻意造成的混淆。
         （譯按：勞工在促使生產工具）走向國有化的路徑時，催生了一

個單位（board），依理它得代表公共利益，其次，另有一個單位，

職司技術的經營與管理，負責生產與分配的監督，這些就
         是新式結構的理想要件。勞工理當控制自己之生產這一回事
         ，此時已被擺在一旁，人們提出的理由是，還有更大的國家
         利益以及最有效率的可能生產方式，得優先照顧。人們提出
         的這些優先項目，固然相當重要，只是，假使人們引用這些
       項目，作為拒絕或設定勞工人文內涵的依據，我們就得注意，

接下來發生了些什麼事情，這一點很重要。第一，「煤礦委
         員會」（the Coal Board）實際上成為了如同企業般的雇主，它
         並未代表總體的公共利益，它在政治與財務上，僅與國家產生

關係。「公共」委員會與「技術經營管理」團隊之間的區隔，

已經模糊，這樣一來，原本僅只是應該肩負專業操作的「經

營管理」團隊，成為另一個字眼，掩護了「實質」雇主的意

志及算計。
         這是一種混淆，並且這種混淆的後果，格外嚴重。因為，幾乎

所有地方的所有事業，確實都有經營管理的需要。對於任何複

雜的操作來說，研究、組織與計畫都很重要。前述混淆所造成

的錯誤是，當前強加於「經營管理」的內涵，已經將經營管理

一再化減，使其必要的計算過程，僅僅剩下雇主的統合營運計

畫，並且雇主又僅用自己的界定方式，理解他所認定的、能夠

獲利的操作模式。「經營管理」團隊所說的，於是成為一組不

容挑戰的技術決定，而實際上的經營管理--很清楚，這裡是指

早先的主人或雇主--是在足以產生決斷效力的情境中，通過短期

的政治的與商業之計算，加以達成。
         有了這個理解，我們應該能夠看出，礦工起而挑戰的是「經營

管理的權利」已被片面決定。此時，資本等權勢集團卻動員

了起來，他們想要動員大量意見，擊潰礦工的認知，在這裡，

我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整個現代的工作組織，出了哪些關

122       鍵議題。經營管理團隊遂行其當下決策時，他們甚至並
         沒有諮詢礦工及其工會，但若他們真有諮詢，也會少於應有
         的諮詢範圍與深度。礦工的認定是，他們的一輩子都已經投
         入在這個行業，礦業應該怎麼規劃長遠方向，他們從一開始
         就應該要被諮詢，他們致力抗爭的目標，就在這裡。真正的
         經營管理是一個持續且複雜的資訊與協商過程，一直要到某
         種總體的，但又總是還可以協商的協議達成了。
         錯誤的根源在於，空談「經營管理的權利」，卻對於這個困難
         的過程，刻意漠視、使之無法進行，或甚至事後推翻之。至此，

它根本就是沒有意義的言詞，它只是「雇主」獨斷而不容挑

戰的權利之另一種說法。對於這種傲慢與含糊，對於其露骨

的面貌，礦工提出了挑戰；此時，礦工不僅為己，礦工也是
         在為所有的勞動大眾，發出不平之鳴，礦工在為所有人，無

論是側身於醫院、大學，或其他服務業與製造業的所有人，

提出挑戰，礦工正在為具有深遠且重大意義的原則而奮鬥、

而戮力爭取。是以，這已經涉及了所有人的利益：辛勤在自己

崗位努力工作的人，不容資本與國家以「經營管理的權利」

作為其掩飾，遂行這些獨斷的操作之實的人。我們身處於這
         樣的時代，非常強大有力的跨國資本，祭出了不等形式的旗
         幟，便宜行事地東挪西移、南遣北調，百萬千萬億萬資金，
         任其役使；我們也身處於這樣的時代，各式各樣的金融集團

經常迅速且獨斷地接管了或合併了各種事業。幾乎不可倖免，

礦工此時此刻的處境，就是你我明日可能面臨的困局。
         一直到目前為止，我們依靠工會保障我們，我們秉持公共部門
         的理念保障自己。但是，這次罷工顯示，任何一種的保障在所
         有關鍵點，都遭受了攻擊。不管當下這場行動的命運為何，如

果我們無法領受教訓，無法建立並推進一個意識、一個運動，

藉此捍衛並提昇民主的核心條件，那麼，我們將無地自容：這

就是說，我們的勞動是我們自己的勞動，不容他人獨斷，不容
         他人對我們的勞動指東道西。
       「經濟是什麼？」
         但是，另一種聲音說話了，它語帶保留而說，人總得面對現實
         。如果你的勞動並不符合經濟，你有任何權利依賴勞動而生
         活嗎？這誠然是活生生的一個問題。不過，描述這個問題的依據

，不能是管理單位用來對抗罷工的那種說法：他們的說法就是

本文一開始提及的，是雜音與塵土。經此說明，我們當可知道，

這裡的「經濟」也好，「經營管理」也好，從一開始就不是出於

資訊暢通的、專業的或中性的評斷，絕非如此。倒底什麼是經

濟，我們只要攤開礦坑的直接交易帳目，就能提出相當不同的、

甚至足以替代管理單位之定義的「經濟」內涵。如果我們真攤開

「煤礦委員會」制定的會計程序，對於這些程序是否真地那麼清

楚、是否真地那麼相關，我們勢將提出嚴正的專業質疑。官方的

任何計算標準，我們都有權利挑戰，與此相同，礦委會的這些規

123        也應該容許他人挑戰，礦委會無法訴諸「經營管理的權利」，就想

在知識上，保障這些規則或標準。
         礦委會再怎麼述說其論點，都不能忽視另一個層次的問題，這

就是說，我們必須將「經濟」作為一個關鍵詞，檢視其內涵---
         正就是在這裡，我們觸碰到了「經營管理與協商」的實質內

涵。所有的資本主義經濟學都有這個性質，甚至，捲入資本主

義術語而論述的社會主義經濟學者也帶有這個性質，他們會說，

特定的一些商業是與整體經濟脫勾而運作。我們可以理解，這

是一種技術層次的說法，我們是得通過特殊的手段，檢視特定
         的一些操作與投資。但是我們也不能忘了，所有這些操作與
         投資總歸還是得回返作用於整體經濟，它們畢竟是整個經濟

的構成部份，不但如此，它們還得回歸於社會，因為整個經

濟所要支持的目標，就是社會。
         若從這個角度觀察，煤礦這個例子極為強烈，也很特殊。煤
         礦是這個島嶼的深層經濟資源，任何人對於挖礦的經濟計算，
         若要合理，不僅要計入當前的交易，並且，總體能源政策的長

遠及相關計算，也得通通納入。一經這麼看待，我們就會
         發現，採取某種算計，使生產集中於目前最有利可圖的礦坑，
         卻又根據另一算法，關閉無法獲利的礦坑，即便僅從孤立的

        經濟過程來看待，以上作法無疑已經很有問題，並且，這些

作法對於煤礦的長期儲存量，又會造成什麼效果，其實也未曾

納入其經濟計算之中。
         但是，事情的全豹遠比這些作法所關照的層面，來得寬廣許多。

         （譯按：經營管理者的）會計算法，僭越而取代了總體經濟的

算式。誠如煤礦工會所說，管理者投入於擊潰罷工及資遣人力的

成本，比起維持現有礦業的運作成本，還要來得高。但還不僅於

此，還有更為一般層次的事實，假借「經營管理的權利」之名，

原先存在於悠久礦田之大量社會資本及持續的社會投資，轉瞬
         間就被當作過時，不再有用。位於這些地區的各種大小房舍屋

瓦、各級學校與各個醫療機構及其設施，以及大街小巷，它們
         在在都是巨量的經濟投資，與其比較，任何產業（譯按：其實

是指礦業）的交易計算，實在只能是小巫了。正就是在這個最為

根本的層次，礦工已經開始界定社會主義經濟體的真正議題與困
         難，是些什麼，礦工已經開始暴露資本主義經濟體的長遠毀滅

屬性。我們復甦勞工運動的各種政策，必須以這個認知為基礎，

以社會全豹這個更為寬闊的基礎，才能建立。
       「捍衛真正的社區、社群」
         在輿論看來，煤礦罷工是舊秩序的最後一擊。若以正確眼光視
         之，這卻是邁向新秩序的第一步。特別是礦工再三強調，他們
         要保障他們的「社群」。這裡又是另一個關鍵詞，我們必須
         理解它的內涵。
         如同大多數的人，當礦工說及社區時，他們指的是他們已經
124       居住多年的地方。但不僅於此，這也是他們還要繼續居住的

地方。他們在斯土斯地已經居住好幾個世代，他們投入了許多

經濟的以及社會的心力，他們投入了許多的人文關懷，在他們

之後的許多新世代，還會繼承轉化。這種投入是濃郁強烈的、

是全心全力的，假使沒有這股投入，社區也就沒有內涵可言。
         然而，community 這個字還有另一種用法，它是社群、共同
         體，它指的是一個抽象的總合體，並且其成員所共有的利益
         ，並非經由協商而來，而是有個獨斷的過程，這個社群並非
         指涉真正的地理空間或任何活生生的人。無論是一個民族或
         是一個種族，這類範圍更為廣大的社群若要真實地存在，必

然包括所有真實的、多元繁複的社區。假使要以社群、共胴體
         之名、要以「公共」之名摧毀真實存在的社區，那麼，這還
         不僅是不對且錯誤的，這還是很邪惡的。
         可是，這卻是現在這麼強烈的、迎面撲來的社會秩序之邏輯，
         雖然它這麼讓人難以理解：這是新式的資本主義的邏輯，它的

         游牧作風利用活生生的地理空間與人，然後（在自以為合適
         的時候，）持續移動。真是這樣，這個新式的游牧資本主義
         之代言人，望之愈來愈不像是真正的人，反而愈來愈像是塑
         膠的游牧浪人在看在說話：浪人站在遠離既定的工作及生產
         活動之外，這些人來了、拿了錢，等著讓人告訴他們，不管他們
         去哪裡、在什麼旗幟之下，他們都會好好地幹。拉回現實，
         這些人是在陰影底下操勞的，無論是到了都會中低收入區，或是到了
         早已經成為廢墟的煤礦村落，活生生的男男女女都知道，他
         們面對的是紙鈔與貨幣築成的異化秩序，似乎是那麼強大有
         力的異化秩序。他們生活在社區，他們敢於反抗，所有的礦

工、所有的女人、所有的老人，以及社區的其他所有人，

他們挺身站立，不單反對，他們更要挑戰這個強大有力的勢

頭，這是他們留給我們的永恆榮譽。
         可是，假使挑戰要能成功，要能真正擊潰這個異化的力量，

那麼，這個挑戰得涉及更為寬廣的範疇。從煤礦切入，這是好

的開始，因為煤礦的重要性，具有總體意涵，且持續重要。
         但是更為寬廣的挑戰與推進，必然得進入更為困難的領域。
         我們得徹頭徹尾，重新建構經濟與社會的各種關係，這是個
         至為根本的問題。因為擺在我們眼前的事實是，就在那個異
         鄉秩序裡，將有一個接著一個產業的、愈來愈多的人，在這

些一長串系列事件的決定之後，會陸續遭到解僱。這些異化

的力量通過私下言說與運作，有一部分就順順當當地進入了

傳媒，我們於是看到了長長一串的統計數字，叫嚷著在更多

工人被解僱後，生產力增加了、利潤增加了。他們所構築的

這條道路之終點，他們忙著宣布，這個是不經濟的、那個是

多餘的，但淪落道途者，又豈只是特定的一些社區，而必然
          是所有的人類社會---以前人們稱之為「布列顛」（Britain）， 

          但現在他們稱之為「聯合王國」（Yookay）
，也只不過是排在

前面的人選而已。
         對於這些遊走四處、身段柔軟的人，我們無須為他們操心，雖然

他們拿著與我們名義上相同的國籍。他們會不停地遊走，或說，無
125      論們從哪裡得到利潤，都會得到重重的保障的。假使我們這些在地人，

         ，並且也繼續會是在地的人，想要擁有而且也要維持真正的社會，
         那麼我們就必須尋覓另類的經濟秩序；如果沒有真正的社會，我
         們也就永遠不會有任何社會主義。
         堅持社會主義不能只是說空話，這不足以迎戰這場挑戰。務實
         以進，勢將極其困難；我們現在就必須嚴正以待、認真投入的

原因，正在這裡。有階級，就必然有社會的不平等，作為社會

主義者，我們總是對此有所體認。但是我們社會主義者經常

忽略了，土地本身，以及我們擁有的土地，其實同樣存在類似

的不平等。這場罷工再次教導我們，讓我們重新憶起，煤礦是

一種天然資源，而正也是這樣的思維--這種思維無異於一種既

務實又特殊的審視，讓我們正視我們賴以維生的手段，既是
         資源也是技術-- 藉此我們才有挑戰的能力，挑戰有關財富
         與利潤的主流界定方式。
        因為，財富其實僅能存在於人，僅能存在於人所勤力的土地與

海洋，它們超越了所有的異化類目。想要使用這些財富，卻又要

拋棄與放逐人力，二者顯然存在深層的矛盾，終究會導向社會災

難，這就如同，若是不知節度的開發土地與海洋，自然災害也就

緊隨而來。從實實在在、活生生的人出發，我們才能設計出符合

需要的經濟政策，用以維持人們的永續生活。在思考時，我們必

須來個大轉向，如此，符合我們需要的經濟政策才能出台，礦工

以其行動，以其有關礦坑與社區的論述，已經顯示了大的轉向，

他們拒絕分離經濟、人及社會。
         「秩序這個理念」
         正是在這樣的脈絡下，我們應該檢視最後這個關鍵詞：「法
         律與秩序」（law-and-order）。在我看來，這個複詞是一個
         單詞，因為當下該詞與「糾察」（picketing）這個詞對立。
         兩個相當不同的詞彙與概念，卻在獨斷的裁量下，合為一

個術語，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我們於是得以掌握理解當前意

識形態效果的鑰匙。社會需要法律規章，複雜社會需要立法

與修法，所有社會莫不如此。真正的問題是「秩序」。傾聽

 內閣部會首長的言語，他們口出「秩序」，但真正的意思卻
         是指令：順從法律權威。或者，我們其實應該說，在與「經
 　　　　營管理的權利」結合使用後，「秩序」意指順存所有權威。礦
 　　　　工身處這這脈絡，必然感受到了極大的侮辱。然而，「秩序」
         作為一個理念，遠比服從權威重要。法律必然是特定社會秩序
         的工具，缺此，沒有人能夠生存。但若以特定法律來說，卻
         經常引發衝突，因為，真正造成問題的是，我們想要的社會

秩序，其基本定義是些什麼。這樣看待事理就能發現，很多法規
         而特別是限制工會權力、限制勞工集結的力的法規，或是介入自

由勞動力市場的法規，必然是由資本支配了。挑戰這個秩序，就

是挑戰這些法律。
         認清這個事實對於我們社會主義者，非常重要。因為，很多人

經常攻擊，指社會主義者支持脫序。我們在回答這個問題時，

必須不再只是守勢、不再只是消極對應之，這一點相當重要，

社會主義者必須謹記在心。因為，在抗爭經營管理權利的時候、
         在爭取另類經濟政策的時候，在爭取社區的存續條件的時候，

沒有哪一種行動不涉及「秩序」的長遠原則：秩序不能是指令、

不能是威權，秩序必須經由多數公民選擇，是人們選定的生活
         方式。社會主義者應該翻轉態度，不是防衛式地為脫序辯護，

而是要利用每一個機會，大力陳述刻正發生的事情，真相是什

麼：政治力與經濟力聯合攻擊我們，我們熟稔的社會秩序，因

此為之脫序，我們的社區，遭其摧毀。
         礦工及其家小生活於陰影之下，他們飽受威脅，他們的礦區

朝不保夕，對於此情此景，他們早就一清二楚。他們直接捍衛

的是生活方式，是特定社會秩序的一部份；以另有發展的地方

之眼光視之，它現在是遭受了殘酷無情的壓制。社會主義者

必須領受這些啟示。無論是從各礦區的分裂與差異、無論是
         從罷工發生的方式，無論是分區決定而不是全國投票，凡此種

         種情況都已經清楚告訴我們，形同是深深刻畫於大地的物質不

平等，對於我們是不是能夠在較大範圍，通過協議而達成社
         會秩序的建構，勢將產生深遠的效應。
        生活在肥沃而足資獲利的礦田的人，他們在最淺層土地，就能

開掘礦苗，他們對於其社區未來的認知，可能與他人極為不同。
        由於存在這些差異，因此勞動者在籌組全國工會、全國的社運

組織或政黨時，若說要泯除這些差異，使整編成為單一政策、

一種另類秩序，是會遭遇理論難度，如果再加上環境的實質差

異，那麼，整編的可能性，就會更加有限了。社會主義的政策，

以及其小部份的修正，從一開始必須仰仗迥然有別於資本主義政

策的基礎，原因在此。
         一直到現在，資本主義政策並無兩樣，仍然是在市場上低價買

入、高價賣出；晚近數十年，對於人們最想要自由選擇的社

會秩序，這種作風已經造成了長遠的顛覆效果，因為，人們

若能選擇，人們最想要的是，以獨立、能夠自我更新與永續

經營的國家面貌而存在。無論是訴求「法律」，或訴求「秩

序」，它之所有還能產生效果，主要還得有賴於人們的國家

認同。然而，號稱公營的企業，無論是鋼鐵或電力，或是現

在已經輪到的煤炭，如今居然到了這個地步，這些個別企業

要以自己當下的市場計算，公然壓制真正的國家利益（比如，

他們跨洋越海，從境外拖卸燃煤進入英國，不惜挫傷、減少

或甚至關閉本國的國家產業），到了這個時候，深刻的社會危

機已經浮現了。
         危機的核心是特定的「經濟」或「不經濟」的說法上揚，一有
         必要，它在實際上、在便宜考量之下，就壓過了所有其他的社

會價值。假使這個說法繼續橫行無阻，我們在爭取我們意定的社會秩序
127     及其法律時，我們還能有什麼空間呢？進而言之，所謂的「經濟」，
         又還能有什麼內涵呢？少數殘存的產業與服務業，難道還能在
         生產的國際競爭壓力下，挺立勞動的條件嗎？事態終將炎涼，
         國際資本標準運作下無完卵，想要不強制任何人成為多餘而失

業，想要爭取可長可久的社會秩序，終局以觀，不再可能。
         觀察當前的政策--如果這個嚴肅之名號，還能使用—政府是
         要聽任荒蕪的出現，或者，實際以言，應該說政府加速其出現。
         政府認為，所有失業者及被拋棄的社區，必然一蹶不振，處於
         政治邊緣的位置；或說，政府認為，如果這批人僅只依靠自己

的行動，那麼，政府可以通過中央化的通訊傳播手段（在這場罷

工，政治論述不在國會中進行，而是在收音機與電視上展現）及新
         形式的監理手段，加以控制。
         有了這個領悟，我們就能看出，礦工從兩個主要方向，導引我

們進入決策時刻。為了英倫島嶼，無論是以任何標準衡量未來的

政策，礦工的煤礦及礦工的技術都是重要的資源。他們不是（譯按：

商品，）容不得市場部門的品足論道，他們是我們的經濟生活得以

永續存在的關鍵。（譯按：前述這一點之正確，並無疑問，惟下列）

第二個面向的思考，才能超越一般經濟位置的發言。就經濟談經濟

這個部份，固然不失其說服力，但還不充分，我們得提升論點，
        使之走向社會議題的層次；這就是說，英倫社會的未來、勞工運
         動的未來、攸關社會主義鴻圖大業的未來，也就是所有人的社區

之存續問題，是必須先有這個層次的討論，才能決定。社會主義若

要復甦，就得面對這些危機四伏的社區，（譯按：能夠面對，社會

主義就能）成長：這些社區的困境不是僅限於它們自己，具體而微，

它們凸顯了所有地方的需要。有此體認之後，多元就能存在，就能

彰顯我們對多元存在的尊重，我們於是能夠期望社會大眾，醞釀形

成其力量，從而尋求有效的政治構連。這條道路會很遙遠、細部景觀

會很難以描繪，但是，這些充滿毀滅意涵的關鍵詞，「經營管理、經濟、

法律與秩序」，已經被礦工挑戰；這些關鍵詞掩飾了新的、不知行將帶

來災難的資本主義之真實運作，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礦工挺身而出，

礦工同時也勾勒了普遍利益的新形式。
         這場罷工走入尾聲的時候，我們會有許多事情，必須討論，必須提出主

張：有關策略的、有關時機的，以及，毫無疑問的，我們也得處理有關

人格品行的議題。但是，快速並明確地超越這些事項，卻是重要之事當

中，最為重要的，在罷工這段期間已經明顯浮現的、具有普遍意義並且

至為關鍵的議題，我們必須提出。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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